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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留白
”

是绘画里的一个术语
。 “

留白
”

让欣赏者有了信马由缰的想象空间
，

在欣
赏过程中

，

把自己的心情揉入画卷
，

独自悠
游于艺术所赋予的空灵氛围中

，

让尘事渐
行渐远

，

心灵便在这泼墨山水间纵横驰骋
。

艺术大师往往是留白的大家
，

如齐白石先
生的画

，

处处留白处处有意
，

空灵虚幽
，

虚
实相映

，

方寸之间彰显天地之宽
，“

恰是未
曾着墨处

，

烟波浩渺满目前
”。

诗词歌赋讲究
“

含蓄
”，

其实
“

含蓄
”

也是
一种艺术的留白

。

凄风苦雨的夜晚
，

泡一杯
香茗

，

捧一本好书
，

给心灵一个幽静的居所
，

给疲惫一个休憩的机会
。

夏日
，

在唐诗中听
取蛙声一片

；

秋天
，

在宋词里寻寻觅觅海棠
是否依旧

。

于是
，

在心灵的宁静里
，

静看岁月
一点一点悄悄流过

。

成功
，

不会欣喜若狂
；

失
败

，

不会心灰意冷
，

一种超脱
，

油然而生
。

音乐中
“

别有幽愁暗恨生
，

此时无声胜
有声

”

的境界
，

也是一种
“

留白
”。

一首曲子
如果用音符填满空拍

，

欣赏者没有了想象
的空间

，

那么这音乐便没有了生命力
。

好的
音乐会赋予我们美妙的梦幻般的思维

，

宛
若流水一样融入我们的血液

，

散发着浓郁
而温暖的气息

，

蕴涵着深厚而纯真的情感
……

在中国众多的古琴曲中
，

不论
《

高山流
水

》、《

阳关三叠
》，

还是
《

梅花三弄
》、《

情
殇

》，

无不一唱三叹
，

好似中国的水墨画
，

浓

淡相间
，

疏密有致
，

从而让人感受到音乐带
给人的关爱和魅力

。

留白是艺术的技巧
，

也是生命的艺术
。

人生也需留白
，

万丈红尘中
，

忙忙碌碌的我
们

，

曾几何时忘记了给自己的心灵留白
，

每
天慨叹

“

我们成了工作的奴隶
”、“

忙得都不
知道自己是谁

”，

这样的人生怎么会幸福
呢

？

散文家蒙田曾说过这样的话
：“

我们必
须保留属于自己的后厢房

，

自在地在这里
营造我们真正的自由

，

以及我们的退隐和
孤寂

。 ”

可见
，

给心灵留白有多么重要
。

忙碌的生活
，

让很多人失去了自我
。

世俗
的琐事

、

工作的压力让我们不堪重负
，

但是如
果能在繁杂的生活里

，

摘掉伪饰
，

卸下心灵的
重担

，

少一些苛责
，

多几分理解
，

少一些投机
钻营

，

多几分超然豁达
，

那么我们的心灵就有
了几分宽松的空间

，

才可能拥有清风明月的
胸怀

，

才可能拥有一片天马行空的蔚蓝
。

这也
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

：“

人诗意地栖居于世上
之时

，

静静地听着风声也能体味到真正的快
乐

。 ”

留白
，

是一种境界
，

一种智慧
。

只要心
灵是透明的

，

人生何处不是
“

万里无云万里
晴

”

的广阔呢
？

给心灵留白
，

不必因得失而
计较

，

不必因名利而奔波
，

我们就会领略到
简单的幸福和丰富的宁静

，

这样的人生将会
更加润泽

、

丰腴和厚重
。

每个人都有他的路
，

人的不幸在于他们不想走自己的路
，

而总想走
别人的路

。 【

漫画
】

赵春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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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心灵留白

机会这个词
，

这两年已成了报纸杂志上
出现最频繁和谈论最多的词了

。

出现多
，

也就
引人注目

。

议论多
，

也就容易产生不同看法
。

本文不想对
“

机会
”

再作什么新的阐述
，

只是
把各家对机会的定义找到一起

，

也就在这里
给你开一个实话实说的小型笔谈会

，

你可以
旁听也可以参加讨论

，

谢谢
。

“

机会就是牌桌上的重新洗牌
。

上一盘你
输了

，

拿了一手臭牌
，

这没有关系
。

打牌
，

总是
会拿臭牌的

，

但重要的是在拿臭牌时
，

不要臭
了心情

，

而是等待出完这手牌
，

然后洗牌
。

洗
牌就是机会

，

四个人重新抓
，

就看谁抓住它
了

。 ”

说这话的看来是个赌客
，

他对机会的理
解

，

你认为如何
？

对了
，

你说他的那个
“

机会
”

等于赌客们的
“

运气
”，

也叫手气
，

如果机会就
是这样的

，

那么这个世界上最能抓住机会的
人就是牌桌上的人了

。

“

机会是一只在山林乱窜的精灵
，

人们像
猎人一样

，

在山林里寻找它
，

但多数人只看到
过它的足迹

，

望到过它的影子
，

永远是与它失
之交臂

。

只有一个猎人
，

他跑累了
，

靠着大树
闷了一觉

，

一醒来
，

发现机会这小精灵也一头
撞昏在这棵大树上了

。 ”

这是个老故事
，

但很
多人说这就是机会的

“

正式版本
”。

也许你和
我一样

，

也曾收藏过这个版本
，

当我们钻进被

窝时
，

对自己说
，

明天有个好运气
；

当我们一
觉醒来

，

心里说今天会有好事等着我吧
……

“

机会是在竞选中你可以听到的各种许
诺

。

你可以为你的希望投下一票
，

但得你一票
的人会不会实现你的希望

———

这个难题的名
字就叫机会

。 ”

我和你都知道这是一个误读
，

但我和你都认为
：

机会
＝

不负责任的决策者
无需兑现的许诺

。

这个定义虽是错误的
，

然而
也的确是常见的事实

。

“

机会是在上帝见我们之前
，

艰难的人生
旅途中

，

和我们日夜相陪的牧师
。 ”

说这话的
人是一个虔诚的教徒

。

我不是一个宗教徒
，

但
它对

“

机会
”

安排的职务我认为非常合适
。

“

机会是开给无能者的一张药方
，

这药方
不能让他们变得能干

，

但会让他们活得快乐
而且充满信心

。 ”

说这话的不是医生
，

但我觉
得他好像也给我开过这么一张处方

？

“

机会是一个穷光蛋突然得到的一笔遗
产

！”

我听完这话后
，

认定我是算穷光蛋
，

不过
我坚信没有哪位好心的亲戚会为我准备好那
东西

，

所以我决定不考虑这个定义
。

“

机会是一份早已写好的聘书
，

只是你总
忘了去领取

。 ”

我知道在领取时
，

不光需要我
的身份证

，

还要我的学位证书
、

职称证书
、

论
文

、

获奖证书
……

所以我不知道这份聘书是
“

机会
”

还是
“

陷阱
”？

“

机会是自以为天才的人没有收到的汇
单

。

他把已失去的时间
，

折成金钱
，

又把金钱
，

换算成社会对他的欠款
，

而偿还欠款的汇款
人

，

名字就是机会
。”

这话说得绕口
，

但真有这
样的人

，

你见过
，

我也见过
，

这种人言必称
“

天
生我才必有用

”，

这种人四周的人对其评价
，

一般是俩字
：

有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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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得意忘形
”

最初是褒义词
，

而且指的是
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境界

。 “

得意忘
形

”

这个词
，

是从庄子
“

得鱼忘筌
”

等许多比
喻中提炼出来的

。

什么是
“

得鱼忘筌
”

?

就是
捕到了鱼的人只能关注鱼本身

，

从而忘掉了
渔具及其价值

。

但切切不要连鱼本身都未必
捕到

，

却天天将渔具
(

如今天的高级进口鱼
竿

、

鱼钩
、

鱼线
、

鱼饵之类
)

四下里卖弄
，

大讲
其是从什么贵人

、

富人手中买来的
，

花了多
少大价钱

，

意在证明他本人是
“

高品位
”

的
人

。

推而广之
，

人身上
(

尤其是身外
)

有很多
的

“

形
”，

如地位
、

头衔
、

名气等等
。

那些东西
的

“

真意
”，

只在于为社会
、

为他人办了实事
，

有实益
。

一旦此人被客观实际证明德才皆
虚

，

业绩皆假
，

还是将那样的
“

形
”

忘了为好
。

如果
“

得意忘形
”

是当年庄子的原意
，

我
看都应当学学那样的品位

。

可惜贬义性的
“

得意忘形
”，

即一旦得势
、

得志
、

得时
、

得趣
就大失原态

，

连
“

形
”

也成了四下里张扬的对
象

，

这样的现象却颇为普遍
。

人们常说小人得志
、

小人得意
，

即为此
意

。

不过细想起来
，

一经得志
、

得意就大显其

形
，

大卖其形
，

这样的人注定与小人无异
，

不
论他把

“

形
”

包装得多么像贵族
!

极左年代
，

被压
、

被整的人接二连三
，

数
不胜数

。

那时
，

除了少数
“

政治宠物
”

得意之
外

，

有点德才的人
(

尤其是有大德大才的人
)

几乎都活得不如意
。

今天
，

有点本事的人都
活得顺畅了

，

有大本领的人更加得意
。

这是
大好事

，

值得庆幸
。

但一经得意便忘乎所以
而且盲目自标高价的人

，

数量似乎也多了起
来

。

好像中国举目便可看到能人
、

名人
、

精
英

、

大师
，

想找到纯粹的正常人都很难
。

其
实

，

不正常未必是什么好事
，

很可能说明此
人是畸形之人

、

病态之人
。

一个人的口太大
，

一说话就使用吓人的口气
；

一个人的眼太
斜

，

不会使用正眼看人
，

时傲时媚
；

一个人的

腿站不直
，

走路时只会使用昂首望天状或忽
亢忽卑状

；

尤其是一个人一旦戴上了高帽子
(

如
“

著名人物
”

的帽子之类
)

，

就本能地摇头
晃脑

，

不可一世
。

这样的人至少说明
：

他的德
才不真

、

不实
、

不大
，

很多时候是装出来的
，

或被愚人捧出来的
。

在许多真正的美德之中
，

谦虚应居首
位

。

而今天
，

谦虚之人不仅越来越少
，

甚而濒
于绝迹

，

而越来越多的是狂傲和卑怯
。

为此
，

值得一呼
!

“

呼
”

什么呢
?

我看第一个要
“

呼
”

的是
：

凡是真正高素质的民族
、

社会
、

时代或个人
，

都应当离得意的趣味远些
，

惟此才能进步
。

而与此相反的却是
：

凡是醉于得意
，

无论是
在其它行业面前为自己的行业得意

，

还是一

个人站在别人面前自鸣得意
，

尤其是为自己
的那一点小才能

、

小成绩而得意
，

全然不知
自己固守的那一口小井之外的天有多大

、

山
有多高

、

海有多阔
，

都是幼稚可笑的
，

是自负
加无知

。

有一句古话叫
“

学
，

然后知不足
”，

而
越是不学或学之甚浅的人越是自认为博学
多知

，

自我感觉常常过分良好
。

近年来我们
听到很多的有名学者的高论

，

而真正名副其
实的高论首先是很谦虚地

“

学
”

出来的
，

基此
才能将常识深化为学识

。

反倒是连
“

学
”

都不
诚不精的人

，

又极容易将极老的常识
、

俗识
、

浅识作秀为
“

学识
”

或
“

卓识
”，

其讲态
、

语态
也有得意忘形之感

。

千呼万呼
，

最终只是为了一呼
：

离
“

得
意

”

的趣味远些
，

再远些
!

六月的内蒙古大兴安岭
，

青山滴翠
，

山花
遍野

。

撩开飘浮的雨雾
，

挂在岭上的红瓦黄墙
的小站一下子映入我们的眼帘

。

这岭
，

是无名岭
；

这站
，

叫岭北站
。

这个五等
小站就坐落在海拔

1000

多米的无名岭北坡上
。

我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
，

踩着山水
，

穿过
草地

，

走进小站
。

眼前的景象令我们刮目相
看

：

小站变了
，

一切都变了
！

当年四面透风的木刻楞站舍变成了二层
小楼

，

当年黑乎乎的宿舍
、

锅炉房
，

今天窗明
几净

、

亮亮堂堂
。

窗含松枝
，

花映旅人
，

红砖铺
地像水冲洗过一样

，

把这山里的小站打扮得
青春洋溢

。

这里
，

一年无霜期只有
42

天
，

每年
9

月
份下雪是平常事

。

直到我们来的前几天
，

天上
还飘过雪花

。

岭北站的
11

名职工
，

清一色的男人
，

年
龄最大的

58

岁
，

时间最长的在小站已经工
作了

8

年
。

十一条汉子一个家
，

他们用心把
小站营造得像家一样和谐温馨

。

拆卸的玻璃门窗派上了用场
，

建起了种
菜的暖房

。

山上没有土
，

他们就你一掬
、

我一
捧地把土带到山上来

。

茄子
、

辣椒
、

小白菜长
势良好

，“

高寒禁区
”

有了自己的菜园子
。

时值

中午
，

休班的值班员范东林正在给当班的伙
计做饭

：

山野菜炖排骨
，

蕨菜蘸酱
，

还有一条
大鲤鱼

，

伙食真不错
。

厨房里
，

电烤炉
、

电热壶一应俱全
。

拉开
冰柜一看

，

里面鸡鸭鱼肉堆得满满
。

储藏间
里

，

根河车务段供应的豆油
、

大米
、

白面应有
尽有

。

新添置的豆浆机利用率最高
，

小站职工
每天早餐喝上一杯新榨的豆浆

。

值班副站长
王宝富告诉我们

：“

如今
，

即使大雪封山
、

大雨
断道

，

也饿不着我们
！ ”

楼上楼下
，

窗明几净
。

休息室
、

走廊
、

值班室
都是定置化管理

：

被褥见棱见角
，

就连牙具袋都
一溜排开

。

王宝富说
，

那是他们的嫂子
、

站长张
宝良的妻子昝桂荣一针一线亲手织出来的

。

说起嫂子昝桂荣
，

那可是站上的常客
，

几
乎每个月都从山下上来一趟

，

帮助搞卫生
、

拆
洗被褥

、

做饭
、

腌菜
。

去年段里刚开始搞标准

站建设
，

男人们忙不过来
，

家属们都来了
。

晚
上没有地方住

，

她们就搭地铺
。

昝桂荣整整一
个月没有下山

。

段里来验收
，

一次通过
。

段长
感动了

，

当场决定奖励昝桂荣
1000

元
。

她却
用这钱给大伙搞了伙食

。

小站无故事
，

小站无事故
。

在每个人更衣
柜的左上角

，

都镶嵌着方寸的全家福照片
，

上
面写着妻子

、

儿女的安全寄语
。

值班员杜国良
的儿子杜康对爸爸说

：“

我懂得的安全就是你
平安回家

，

我和妈妈看着你的笑脸
。 ”

冬天
，

大雪封山
，

两山夹一沟
，

大雪把线
路掩埋

。

他们就�着没膝深的大雪到山口人
工引导机车

，

死看死守
，

确保畅通
。

到
6

月
25

日
，

小站实现安全生产
10176

天
。

在第
10000

天时
，

段里给他们颁
发了安全生产奖杯

。

“

千变化
、

万变化
，

发生根本变化的还是

人
。 ”

这是我们在根河车务段听到的一句话
。

岭北站一名青年职工
，

因为小站合并的
原因

，

由值班员改成助理值班员
。

调到岭北站
时

，

一度心里有想法
，

散漫
、

喝酒
，

心气不顺
。

如今
，

就像换了一个人
，

由安全上的薄弱人变
成了放心人

，

休班不回家
，

主动掏厕所
、

侍弄
菜园子

，

给大伙烧水
、

做饭
。

环境好了
，

人也精神了
，

个个情绪饱满
。

出场时
，

手指眼看口诉
，

声音洪亮
。

站长张国良没有在家
。

他的女儿公派到
美国留学

，

段里特批他和妻子一起到天津去
送女儿

。

我们用电话向他祝贺
，

问他今后有什
么打算

，

他嘿嘿一笑
：“

我的家就在岭北
，

这辈
子哪也不去了

！ ”

告别
“

岭北
”，

我们回味着刻在小站上的对
联
：“

岭高
，

风霜雨雪伴和谐小站
；

心齐
，

安全畅通
我乐在其中

。 ”

这不正是小站人的真实写照吗
？！

挂在山腰上的小站
责任编辑

押

高志菲
新闻热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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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沧县连续
8

年举办
“

古韵书场
”

本报讯
（

通讯员周洋记者张世斌
）

漫
漫夏夜听书纳凉

，

是河北沧县人喜爱的消夏
方式

。

每晚
8

时
，

由木板大鼓艺人表演的
“

古
韵书场

”

在沧县礼堂免费供人欣赏
，

该活动由
沧县文化部门组织

，

已连续举办
8

年
，

时间为
每年

7

月至
9

月
。

沧州木板大鼓是当地独有的一种曲艺形
式

，

发源于沧县
，

诞生于明朝中末期
，

已有数
百年历史

。

2006

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
质文化遗产名录

。

沧州木板大鼓一度衰落
，

沧

县文化部门加大了投入力度
。

从
2002

年起
，

沧县文化馆组织民间艺人下基层表演
，

并在
电视

、

电台
、

空中书场长年录制
，

受到广大农
民群众的欢迎

，

平均每年演出场次达
300

余
场

，

8

年时间共演出
2000

余场
。

此外
，

今年是新中国
60

华诞
，

艺人们将
2008

年评选出的刘壮
、

谢清洁
、

魏兰香等
“

沧
州好人

”

的感人事迹
，

用木板大鼓形式进行表
演

，

录制了
“

中华好人颂
”

专题节目
，

向祖国献
礼

。

□

毛
志
成

“

得意忘形
”

最初是褒义词
，

而且指的是
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境界

。 “

得意忘
形

”

这个词
，

是从庄子
“

得鱼忘筌
”

等许多比
喻中提炼出来的

。

什么是
“

得鱼忘筌
”

?

就是
捕到了鱼的人只能关注鱼本身

，

从而忘掉了
渔具及其价值

。

但切切不要连鱼本身都未必
捕到

，

却天天将渔具
(

如今天的高级进口鱼
竿

、

鱼钩
、

鱼线
、

鱼饵之类
)

四下里卖弄
，

大讲
其是从什么贵人

、

富人手中买来的
，

花了多
少大价钱

，

意在证明他本人是
“

高品位
”

的
人

。

推而广之
，

人身上
(

尤其是身外
)

有很多
的

“

形
”，

如地位
、

头衔
、

名气等等
。

那些东西
的

“

真意
”，

只在于为社会
、

为他人办了实事
，

有实益
。

一旦此人被客观实际证明德才皆
虚

，

业绩皆假
，

还是将那样的
“

形
”

忘了为好
。

如果
“

得意忘形
”

是当年庄子的原意
，

我
看都应当学学那样的品位

。

可惜贬义性的
“

得意忘形
”，

即一旦得势
、

得志
、

得时
、

得趣
就大失原态

，

连
“

形
”

也成了四下里张扬的对
象

，

这样的现象却颇为普遍
。

人们常说小人得志
、

小人得意
，

即为此
意

。

不过细想起来
，

一经得志
、

得意就大显其

形
，

大卖其形
，

这样的人注定与小人无异
，

不
论他把

“

形
”

包装得多么像贵族
!

极左年代
，

被压
、

被整的人接二连三
，

数
不胜数

。

那时
，

除了少数
“

政治宠物
”

得意之
外

，

有点德才的人
(

尤其是有大德大才的人
)

几乎都活得不如意
。

今天
，

有点本事的人都
活得顺畅了

，

有大本领的人更加得意
。

这是
大好事

，

值得庆幸
。

但一经得意便忘乎所以
而且盲目自标高价的人

，

数量似乎也多了起
来

。

好像中国举目便可看到能人
、

名人
、

精
英

、

大师
，

想找到纯粹的正常人都很难
。

其
实

，

不正常未必是什么好事
，

很可能说明此
人是畸形之人

、

病态之人
。

一个人的口太大
，

一说话就使用吓人的口气
；

一个人的眼太
斜

，

不会使用正眼看人
，

时傲时媚
；

一个人的

腿站不直
，

走路时只会使用昂首望天状或忽
亢忽卑状

；

尤其是一个人一旦戴上了高帽子
(

如
“

著名人物
”

的帽子之类
)

，

就本能地摇头
晃脑

，

不可一世
。

这样的人至少说明
：

他的德
才不真

、

不实
、

不大
，

很多时候是装出来的
，

或被愚人捧出来的
。

在许多真正的美德之中
，

谦虚应居首
位

。

而今天
，

谦虚之人不仅越来越少
，

甚而濒
于绝迹

，

而越来越多的是狂傲和卑怯
。

为此
，

值得一呼
!

“

呼
”

什么呢
?

我看第一个要
“

呼
”

的是
：

凡是真正高素质的民族
、

社会
、

时代或个人
，

都应当离得意的趣味远些
，

惟此才能进步
。

而与此相反的却是
：

凡是醉于得意
，

无论是
在其它行业面前为自己的行业得意

，

还是一

个人站在别人面前自鸣得意
，

尤其是为自己
的那一点小才能

、

小成绩而得意
，

全然不知
自己固守的那一口小井之外的天有多大

、

山
有多高

、

海有多阔
，

都是幼稚可笑的
，

是自负
加无知

。

有一句古话叫
“

学
，

然后知不足
”，

而
越是不学或学之甚浅的人越是自认为博学
多知

，

自我感觉常常过分良好
。

近年来我们
听到很多的有名学者的高论

，

而真正名副其
实的高论首先是很谦虚地

“

学
”

出来的
，

基此
才能将常识深化为学识

。

反倒是连
“

学
”

都不
诚不精的人

，

又极容易将极老的常识
、

俗识
、

浅识作秀为
“

学识
”

或
“

卓识
”，

其讲态
、

语态
也有得意忘形之感

。

千呼万呼
，

最终只是为了一呼
：

离
“

得
意

”

的趣味远些
，

再远些
!

河北沧县连续
8

年举办
“

古韵书场
”

本报讯
（

通讯员周洋记者张世斌
）

漫
漫夏夜听书纳凉

，

是河北沧县人喜爱的消夏
方式

。

每晚
8

时
，

由木板大鼓艺人表演的
“

古
韵书场

”

在沧县礼堂免费供人欣赏
，

该活动由
沧县文化部门组织

，

已连续举办
8

年
，

时间为
每年

7

月至
9

月
。

沧州木板大鼓是当地独有的一种曲艺形
式

，

发源于沧县
，

诞生于明朝中末期
，

已有数
百年历史

。

2006

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
质文化遗产名录

。

沧州木板大鼓一度衰落
，

沧

县文化部门加大了投入力度
。

从
2002

年起
，

沧县文化馆组织民间艺人下基层表演
，

并在
电视

、

电台
、

空中书场长年录制
，

受到广大农
民群众的欢迎

，

平均每年演出场次达
300

余
场

，

8

年时间共演出
2000

余场
。

此外
，

今年是新中国
60

华诞
，

艺人们将
2008

年评选出的刘壮
、

谢清洁
、

魏兰香等
“

沧
州好人

”

的感人事迹
，

用木板大鼓形式进行表
演

，

录制了
“

中华好人颂
”

专题节目
，

向祖国献
礼

。

《

我们共同走过的路
》

在重庆首演
本报讯

（

记者李国实习生杨海霞
）

8

月
27

日
，

由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
心

、

重庆市话剧团主创的大型文献故事展演
剧

《

我们共同走过的路
》

在重庆市文化宫影剧
院进行首场演出

。

据悉
，《

我们共同走过的路
》

是为庆祝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

60

周年
、

中国共产党
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

60

周年
、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
60

周年
而精心打造的

。

全剧分为
“

共商国是
”、“

共

同奋斗
”、“

共举伟业
”

三场戏
，

展示了毛泽
东

、

周恩来和宋庆龄
、

冯玉祥
、

李公朴
、

闻
一多等民主人士在挽救民族危亡中风雨
同舟

、

步步通往民主政治道路的伟大历
程

。

该剧是一部集故事讲演
、

经典诵读
、

红
歌传唱

、

情景表演
、

多媒体历史图像于一体
的创新剧作

。

其中毛泽东飞抵重庆进行国
共和谈

、

国民参政会等历史画面是首度公
开使用

。

□

魏
桂
英

□

魏
桂
英 青水园
小时候

，

老家南边有三间草屋
，

草屋里住
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

。

他孤身一人
，

平时种
地

，

农闲时卖点日常生活用品
。

老人驼背
，

因
而我叫他驼背老伯

。

驼背老伯的屋前是一个
大园子

，

我叫它
“

青水园
”。

童年的我不太合群
，

有时候不能与小伙
伴们很好地相处

，

于是唯一的去处便是青水
园

。

青水园名不副实
，

里面没有水
。

一到春天
，

园中那些似草非草的植物就铺满了园子
。

园
子里有两棵高高的杨树

，

树上有鸟窝
，

偶尔可
见窝中的小鸟探出头来

。

夏天
，

几棵歪脖子枣
树开出淡淡的小黄花

，

园子里溢满了淡淡的
清香

。

最好的要数秋天
，

那串串红枣压枝
，

看
上去如片片红云

，

很叫人喜爱
。

还有一种叫
“

扫帚树
”

的植物
，

梗子大大的
，

我常用它编织
自己喜欢的

“

小筐筐
”

之类的东西
。

编得无聊
时

，

就钻入草丛捉蛐蛐
、

蚂蚱
，

直到累得满头
大汗方才停下

。

这时候
，

如果驼背老伯有空
，

便和我一块儿捉
。

不过
，

很多时候我会将捉到
的蛐蛐放掉

。

驼背老伯问我为什么捉到了又
放掉呢

，

我说我不忍心将它们关起来
。

驼背老
伯听了就笑眯眯地从口袋里掏出几块糖塞给
我

，

那糖的滋味至今回味无穷
……

园子里有蜜蜂
，

我很喜欢这个可爱的小生
灵

。

记得有一次看到一只可怜快死的小蜜蜂
，

将它放在手上
，

不想竟被螫了一下
，

疼得我直掉
眼泪

。

驼背老伯就过来哄我
，

直到我破涕为笑
。

清晨
，

太阳还没跃出地平线
，

我就早早地
来到了青水园

。

踏着园中的青草
，

任露水打湿
了脚上的鞋子

。

有时候因为采摘大碗花和蒲
公英

，

竟忘了吃饭的时间
。

不过那黑黑的如小
珍珠般的野茄子味道很美

，

我每次只肯摘一
点

，

然后坐在树下享用
。

听着驼背老伯拉风箱
做饭的声音

，

闻着野花和小草散发出的泥土
气息

，

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
。

有
时候

，

驼背老伯把饭做熟了喊我和他一块吃
。

大概是驼背老伯的饭做得好吃吧
，

要不然怎
么会妈妈来叫我回家吃饭时

，

我就是不听呢
？

驼背老伯在园子里种了一些黄瓜
、

西红
柿

，

每到收获的季节
，

我总是拼命地吃
，

只吃
的小肚子鼓鼓的

。

驼背老伯见到我这个样子
就说

：

小馋猫
，

明天再吃吧
，

我会给你留着的
，

好东西可不能一下子吃完啊
！

遇到受委屈和不顺心的事
，

我就跑到园
子里去

，

去看那高高的白杨树
，

奔波忙碌的小
蜜蜂

，

满园的小草和野花
……

于是烦恼便丢
到九霄云外去了

。

回头看时
，

发现驼背老伯正
站在我身后满眼慈爱地看着我呢

！

夕阳将没
，

青水园里一片金色的余辉
。

驼
背老伯也偶尔坐在园子里默默地看夕阳

，

这
时的我则乖乖地蹲在旁边和他一块看

，

看那
又红又大的夕阳

……

驼背老伯笛子吹得很好
。

吃过晚饭
，

驼背老
伯就拿着小椅子来到青水园里坐下来吹笛子

。

月光如水
，

笛声飘荡在青水园
，

悠扬哀婉
，

给看
上去朦朦胧胧的青水园增添了一种神秘色彩

，

而站在驼背老伯身边的我也听得入了迷
……

离开青水园随父母进城那年
，

我刚满七
岁

。

当时驼背老伯用粗糙的手抚摩着我的头
，

说
：

孩子
，

你可得常回来呀
……

想想与驼背老
伯和青水园即将告别

，

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
过的孤独与失落

，

眼泪顿时在眼眶里打转转
。

现在我才明白
，

其实驼背老伯是孤独的
，

他孤
独于街头叫卖

，

孤独于春天的幼芽
，

孤独于夏
天的大碗花

，

孤独于秋天的野茄子
，

还有那渐
渐模糊的小女孩

！

总而言之
，

我和驼背老伯分
别于故乡的青水园

。

十八年后再回故乡时
，

驼背老伯早已驾
鹤西去了

。

人去屋园在
，

只不过草屋的屋顶长
满了野草

，

草屋里面已成了灰鼠的
“

安乐窝
”。

当我站在那属于自己童年生活的三间草屋旁
的时候

，

只有一个感觉
：

想流泪
。

岁月流逝
，

物
是人非

，

如今的青水园模样依旧
，

但孩子们却
很少上这儿来玩了

。

我清楚
，

孩子们根本不知道草屋里曾住
过一个驼背老人

……

□

王
雪
涛 谁把流年偷偷换
放假回家

，

难得有一个晴朗的日子
，

我
帮母亲在煦暖的阳光下洗头

。

阳光温暖
、

明
亮而清澈

，

照在身上暖暖的
，

如母亲的气
息

。

母亲年轻时有一头又黑又亮的长发
，

后
来由于农活多

，

还要照顾我们兄妹三人
，

负
担重

，

便把一头乌黑的长发剪成了齐耳短
发

。

而如今
，

母亲的头发不仅短了
、

稀疏了
，

而且也花白了许多
。

母亲年轻时一定漂亮
着呢

！

洗完头
，

水盆里漂浮着许多头发
，

在盆
里随着水流一圈圈地盘旋

。

我端起水盆
，

把
水缓缓地倒掉

，

好像倒去的是似水的流年
，

而手里唯一留存的是这一根根的头发
。

捞
上来仔细端详

，

头发都已白了大半
，

失去了
本来乌黑油亮的光泽

。

这一根根的头发就
是岁月的见证吧

？

白发就是流年的痕迹
，

如
树木的年轮

，

如老屋的青苔
，

母亲也在岁月
中一天天老去

。

母亲乌发的光泽哪里去了

呢
？

惶惑中
，

童年时的记忆便不经意间涌上
心头

。

我说
，

我记事特别早
。

母亲说
，

何以为证
呢

？

记得那是刚有妹妹时
，

家人给母亲做了一
碗红糖荷包蛋

，

我站在床边仰着头眼巴巴地
盯着碗底

。

母亲一手抱着妹妹
，

一手端着碗
，

她只喝了几口
，

便把碗给了我
，

少不更事的我
捧着碗狼吞虎咽地把一碗荷包蛋吃完了

。

那
时生活还很困难

，

粮食也紧张
，

感觉那是我记
忆中最好的美食

。

一推算
，

那时应是
1981

年
，

这么说我只有
3

岁多便记事了
。

其它的事我
记不清了

，

但唯有这件事在我脑海里印象很
深刻

。

母亲笑了笑说
，

你能记事那么早
，

我可
是不记得了

。

而一些往事
，

是在我脑海里无论如何也
不会忘却的

。

记得小时候
，

有一次自己生病发
高烧

，

母亲把我抱上架子车
，

盖上被子
，

拉着
我往

20

多里外父亲工作的卫生院赶去
。

高烧

中的我已神智不清
，

已不记得母亲是如何走
完漫漫长路的

。

路上
，

不知什么时候
，

昏迷中
的我经冷风一吹

，

苏醒了一会儿
。

我挣扎着坐
起来

，

看到母亲肩上搭着襻绳
，

弯腰弓背艰难
地走在坑洼不平的乡村土路上

，

紧绷的襻绳
深深地勒进母亲瘦弱的肩头

，

豆大的汗珠从
母亲的额头上滚落下来

，

落在路上厚厚的浮
土里

。

后来
，

父亲说
，

为了赶时间
，

母亲把我送
到卫生院后累得快虚脱了

，

也正是由于母亲
为我赢得的宝贵时间

，

我才得以从病魔手中
逃脱

，

捡了一条命
。

还有一次
，

我得了一种病
，

吃了许多药都
不见效

，

当医生的父亲也束手无策
，

母亲只能
坐在我的床头整日暗暗抹泪

。

后来
，

母亲不知
从哪里打听到一个偏方

，

就去中药铺抓了草
药

。

但这个偏方必须以鲜藕做药引
。

时值寒
冬

，

在当时的条件和季节里
，

要想找到鲜藕实
非易事

。

母亲出去一整天
，

傍晚却两手空空而

归
。

我实在不忍看到母亲失望的眼神
，

一个人
躲在被窝里偷偷流泪

。

一天晚上
，

母亲从外面
回来

，

面带欣喜之色
，

回到家便到处找铁锹和
胶鞋

。

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
，

母亲便一个人出
去了

。

吃早饭时
，

母亲才肩上扛着铁锹
、

赤着
脚从外面回来

，

双腿沾满了青黑色的淤泥
，

手
里提着几截细细的莲藕

。

母亲顾不上洗去腿
上的冰凌

，

放下铁锹便去厨房洗那几截藕
。

不
知是偏方管用还是母亲的诚心感动了上苍

，

我的病渐渐好了
。

然而时至今日
，

我都无法想
象母亲是怎样在冰封的河里挖藕的

。

在我的
印象中

，

挖藕都是男人干的活
，

更何况还是在
冬天

！

早上起来照镜子的时候
，

用梳子梳着自
己一头黑亮粗硬的头发

，

感觉这是母亲赐给
我的最珍贵的礼物

。

如今
，

母亲的黑发已如霜
雪

，

岁月就这样在母亲的发间流逝
。

很多时候
我都想

，

是母亲把满头乌黑的头发给了我吧
？

不然我的头发怎么会如母亲当年的一样又黑
又亮呢

？

头发色泽的变迁中
，

是红尘中偷换的
流年

。

有时候想
，

是我偷走了母亲的乌发
，

偷
走了母亲的青春韶华

，

让她的黑发渐渐变白
，

脸上多了沟壑纵横的皱纹
。

而母亲
，

不仅不怪
罪于我的偷窃

，

相反把她所能给儿女的一切
都给了我

。

我可以报答母亲以金钱
、

以华衣
、

以美食
，

但唯一不能偿还的
，

是母亲偷换给我
的流年

。

河北沧县连续
8

年举办
“

古韵书场
”

本报讯
（

通讯员周洋记者张世斌
）

漫
漫夏夜听书纳凉

，

是河北沧县人喜爱的消夏
方式

。

每晚
8

时
，

由木板大鼓艺人表演的
“

古
韵书场

”

在沧县礼堂免费供人欣赏
，

该活动由
沧县文化部门组织

，

已连续举办
8

年
，

时间为
每年

7

月至
9

月
。

沧州木板大鼓是当地独有的一种曲艺形
式

，

发源于沧县
，

诞生于明朝中末期
，

已有数
百年历史

。

2006

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
质文化遗产名录

。

沧州木板大鼓一度衰落
，

沧

县文化部门加大了投入力度
。

从
2002

年起
，

沧县文化馆组织民间艺人下基层表演
，

并在
电视

、

电台
、

空中书场长年录制
，

受到广大农
民群众的欢迎

，

平均每年演出场次达
300

余
场

，

8

年时间共演出
2000

余场
。

此外
，

今年是新中国
60

华诞
，

艺人们将
2008

年评选出的刘壮
、

谢清洁
、

魏兰香等
“

沧
州好人

”

的感人事迹
，

用木板大鼓形式进行表
演

，

录制了
“

中华好人颂
”

专题节目
，

向祖国献
礼

。

《

我们共同走过的路
》

在重庆首演
本报讯

（

记者李国实习生杨海霞
）

8

月
27

日
，

由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
心

、

重庆市话剧团主创的大型文献故事展演
剧

《

我们共同走过的路
》

在重庆市文化宫影剧
院进行首场演出

。

据悉
，《

我们共同走过的路
》

是为庆祝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

60

周年
、

中国共产党
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

60

周年
、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
60

周年
而精心打造的

。

全剧分为
“

共商国是
”、“

共

同奋斗
”、“

共举伟业
”

三场戏
，

展示了毛泽
东

、

周恩来和宋庆龄
、

冯玉祥
、

李公朴
、

闻
一多等民主人士在挽救民族危亡中风雨
同舟

、

步步通往民主政治道路的伟大历
程

。

该剧是一部集故事讲演
、

经典诵读
、

红
歌传唱

、

情景表演
、

多媒体历史图像于一体
的创新剧作

。

其中毛泽东飞抵重庆进行国
共和谈

、

国民参政会等历史画面是首度公
开使用

。

□

王
雪
涛

放假回家
，

难得有一个晴朗的日子
，

我
帮母亲在煦暖的阳光下洗头

。

阳光温暖
、

明
亮而清澈

，

照在身上暖暖的
，

如母亲的气
息

。

母亲年轻时有一头又黑又亮的长发
，

后
来由于农活多

，

还要照顾我们兄妹三人
，

负
担重

，

便把一头乌黑的长发剪成了齐耳短
发

。

而如今
，

母亲的头发不仅短了
、

稀疏了
，

而且也花白了许多
。

母亲年轻时一定漂亮
着呢

！

洗完头
，

水盆里漂浮着许多头发
，

在盆
里随着水流一圈圈地盘旋

。

我端起水盆
，

把
水缓缓地倒掉

，

好像倒去的是似水的流年
，

而手里唯一留存的是这一根根的头发
。

捞
上来仔细端详

，

头发都已白了大半
，

失去了
本来乌黑油亮的光泽

。

这一根根的头发就
是岁月的见证吧

？

白发就是流年的痕迹
，

如
树木的年轮

，

如老屋的青苔
，

母亲也在岁月
中一天天老去

。

母亲乌发的光泽哪里去了

呢
？

惶惑中
，

童年时的记忆便不经意间涌上
心头

。

我说
，

我记事特别早
。

母亲说
，

何以为证
呢

？

记得那是刚有妹妹时
，

家人给母亲做了一
碗红糖荷包蛋

，

我站在床边仰着头眼巴巴地
盯着碗底

。

母亲一手抱着妹妹
，

一手端着碗
，

她只喝了几口
，

便把碗给了我
，

少不更事的我
捧着碗狼吞虎咽地把一碗荷包蛋吃完了

。

那
时生活还很困难

，

粮食也紧张
，

感觉那是我记
忆中最好的美食

。

一推算
，

那时应是
1981

年
，

这么说我只有
3

岁多便记事了
。

其它的事我
记不清了

，

但唯有这件事在我脑海里印象很
深刻

。

母亲笑了笑说
，

你能记事那么早
，

我可
是不记得了

。

而一些往事
，

是在我脑海里无论如何也
不会忘却的

。

记得小时候
，

有一次自己生病发
高烧

，

母亲把我抱上架子车
，

盖上被子
，

拉着
我往

20

多里外父亲工作的卫生院赶去
。

高烧

中的我已神智不清
，

已不记得母亲是如何走
完漫漫长路的

。

路上
，

不知什么时候
，

昏迷中
的我经冷风一吹

，

苏醒了一会儿
。

我挣扎着坐
起来

，

看到母亲肩上搭着襻绳
，

弯腰弓背艰难
地走在坑洼不平的乡村土路上

，

紧绷的襻绳
深深地勒进母亲瘦弱的肩头

，

豆大的汗珠从
母亲的额头上滚落下来

，

落在路上厚厚的浮
土里

。

后来
，

父亲说
，

为了赶时间
，

母亲把我送
到卫生院后累得快虚脱了

，

也正是由于母亲
为我赢得的宝贵时间

，

我才得以从病魔手中
逃脱

，

捡了一条命
。

还有一次
，

我得了一种病
，

吃了许多药都
不见效

，

当医生的父亲也束手无策
，

母亲只能
坐在我的床头整日暗暗抹泪

。

后来
，

母亲不知
从哪里打听到一个偏方

，

就去中药铺抓了草
药

。

但这个偏方必须以鲜藕做药引
。

时值寒
冬

，

在当时的条件和季节里
，

要想找到鲜藕实
非易事

。

母亲出去一整天
，

傍晚却两手空空而

归
。

我实在不忍看到母亲失望的眼神
，

一个人
躲在被窝里偷偷流泪

。

一天晚上
，

母亲从外面
回来

，

面带欣喜之色
，

回到家便到处找铁锹和
胶鞋

。

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
，

母亲便一个人出
去了

。

吃早饭时
，

母亲才肩上扛着铁锹
、

赤着
脚从外面回来

，

双腿沾满了青黑色的淤泥
，

手
里提着几截细细的莲藕

。

母亲顾不上洗去腿
上的冰凌

，

放下铁锹便去厨房洗那几截藕
。

不
知是偏方管用还是母亲的诚心感动了上苍

，

我的病渐渐好了
。

然而时至今日
，

我都无法想
象母亲是怎样在冰封的河里挖藕的

。

在我的
印象中

，

挖藕都是男人干的活
，

更何况还是在
冬天

！

早上起来照镜子的时候
，

用梳子梳着自
己一头黑亮粗硬的头发

，

感觉这是母亲赐给
我的最珍贵的礼物

。

如今
，

母亲的黑发已如霜
雪

，

岁月就这样在母亲的发间流逝
。

很多时候
我都想

，

是母亲把满头乌黑的头发给了我吧
？

不然我的头发怎么会如母亲当年的一样又黑
又亮呢

？

头发色泽的变迁中
，

是红尘中偷换的
流年

。

有时候想
，

是我偷走了母亲的乌发
，

偷
走了母亲的青春韶华

，

让她的黑发渐渐变白
，

脸上多了沟壑纵横的皱纹
。

而母亲
，

不仅不怪
罪于我的偷窃

，

相反把她所能给儿女的一切
都给了我

。

我可以报答母亲以金钱
、

以华衣
、

以美食
，

但唯一不能偿还的
，

是母亲偷换给我
的流年

。

“

中华之魂先锋人物
”

评选揭晓
本报讯由中国经济报刊协会

、

中华工
商时报社

、

影响力人物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主
办的

“

中华之魂先锋人物
”

评选颁奖盛典于
8

月
30

日在北京举行
。

大型舞蹈史诗
《

复兴
之路

》

总导演张继钢
、

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
伟光

、

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吕日周
、

十届全
国政协常委夏家骏

、

著名演讲艺术家李燕杰
等当选为

“

中华之魂十大功勋人物
”；

陆永
康

、

史光柱等当选为十大先锋人物
；

刘兰芳
、

刀美兰
、

陈爱莲
、

李双江
、

刘媛媛
、

蔡国庆等

荣获十大杰出艺术成就奖
。

与此同时
，

根据
不同行业评选的先锋人物等系列奖项也同
时揭晓

。

当晚
，

主办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厅
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

60

周年
———

我和我
的祖国朗诵音乐会

。

表演艺术家曹灿
、

卞小
贞

、

林中华
、

朱琳
、

王静
、

杜宁林以及北京老教
授合唱团

、

六一艺术团的演员们
，

用饱含深情
的颂词

、

热情洋溢的歌声
，

为新中国
60

华诞
献上一份厚礼

。 （

文艺
）


